五台山碧山寺从子孙派转变为十方丛林制僧团的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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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整理分析了民国时期碧山寺的相关信函、碑记和文献资料，叙述了以印光大师和胡子笏居士为代表的僧俗活动，说明了山西五台山碧山寺从子孙派转变为十方丛林制僧团的历史人物、背景和过程。作者希望从民国时期碧山寺复兴的案例，探索近现代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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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五台山碧山寺始建于北魏，明成化年间和清康熙年间多次重修。碧山寺在清末年间是子孙庙，由于子孙庙僧团的私相授受，导致寺院管理混乱，僧侣素质较为低下。在民国时期，僧人隆福自恃住寺日久，抵押寺产欠下巨额外债，寺院佛教传承出现严重危机。

经中国佛教会监事、北平华北居士林理事会主席胡子笏居士和上海佛教维持会程雪楼居士等大德居士的多方联络，与印光大师、广慧和尚、谛闲法师、能海法师等佛教界高僧的共同努力，最终将碧山寺从子孙派转变为十方丛林制僧团。山西省赵戴文主席亲笔题写了“护国碧山十方普济禅寺”的匾额。

此后，印光大师、虚云大师、圆瑛法师三位高僧都曾在碧山寺开座讲坛，能海法师和寿冶法师都曾在碧山寺担任住持，碧山寺成为了民国时期北方著名的佛教道场。
          
二、从信函和碑刻观察碧山寺

1、信函《印光大师复胡子笏居士书》[1]

研究北平华北居士林的历史，我们发现了《印光大师复胡子笏居士信函》。这封信函的时间是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内容如下：   

【正文】相晤以来，首尾七年，世界沧桑，不胜感叹。阁下手书，去秋法度师来山，方得瞻仰，以前年度师到沪即行故也。

【白话文】自从我们见面以来，已经过七年，世界的巨大变化，让人不胜感叹。您的来信，去年秋天法度师来普陀山，我才得以恭敬地阅读，因为前年法度师到上海（没来得及将信给我）随即就离开了。

【正文】 去秋度师来，问及阁下及碧山常住，幸无大灾，不胜欣慰。光念碧山道场将复旧观，所修法门当随时宜，已与度师略述光意，又出三百圆，以作先容。继思光以粥饭庸僧，纵有所说，人谁肯依，遂作罢论。

【白话文】去年秋天法度师来时，我询问到您以及碧山寺常住的情况，幸好没有大的灾患，非常欣慰。我考虑碧山寺的道场将要恢复原来十方丛林的殊胜气象，所修的法门也应当随顺适合时代机缘，已经对法度师大略说了我的意思，还出了三百圆捐给碧山寺，来作为事先的铺垫。继而想到我是一个只会吃饭的庸僧（印光大师自谦），即使提出建议，他人谁肯依从，于是便作罢。

【正文】腊月半后，德森法师函问，何以尚未致书广慧和尚。光以人微言轻，必难见听，故作罢论。德师谓，吾人做事，止期尽己之诚，何得恐人之不见听，而竟令文殊道场无此一番议论乎。
【白话文】腊月十五之后，德森法师写信问我：“什么因缘还没有给广慧和尚写信？”我以“人微言轻，必定很难被听取，所以作罢”来回复他。德森法师说：“我们做事，只期望竭尽自己的诚心，怎么可以因为害怕他人不听取，而最终让文殊菩萨的道场，没有了这一番中肯的建议呢？”   

【正文】于是遂忘固陋，勉书十纸，略陈“葛裘、饮食，须适时宜，末法修持，亦当如是”。尚祈阁下，愍光愚诚，于和尚前，多方赞襄，或可不致适足取辱、了无所益也。

【白话文】于是忘记了自己的见识浅薄，勉强写了十页纸，大略陈述“夏穿葛麻，冬穿裘衣，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必须适合时宜，末法时期的修持，也应当如此”。还祈请阁下，怜愍我的愚诚，在和尚面前，多方协助赞成（我的建议），或许不至于只是招致羞辱、没有一点益处啊！

通过信函，我们看到印光大师与胡子笏居士交往已经七年有余。印光大师为人谦逊，处事慎重，在得知碧山寺的困境后，大师“念碧山道场将复旧观，所修法门当随时宜，已与度师略述光意，又出三百圆，以作先容”。由此，我们开展了关于碧山寺相关文献的检索和研究工作。
          
2、信函《印光大师复边无居士书》[2]

时间是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初四），内容如下：

【正文】手书备悉。五台山广济茅篷（或称寺），现于去年由光与山西现主席赵次陇（名戴文）将山上各寺及碧山寺子孙串通一气，并五台山区长、县长皆与彼串通一气，欲将广济茅篷僧逐下山，以便彼等吃肉喝酒，人不经见。

【白话文】来信尽知。五台山的广济茅篷（或称碧山寺），是在去年由我与山西省主席赵次陇（名戴文），将“山上各寺和碧山寺的子孙派寺僧串通一气，还有五台山区长，县长都与他们串通一气，想将广济茅蓬的僧人驱逐下山，来方便他们（碧山寺子孙派恶比丘）吃肉喝酒，并使他人不知不见”的这些情况作了沟通。   

【正文】以广济茅篷皆成年修持之人，两相形比，自己觉得太难为情，而又不肯改良，致成诬谤，谓茅篷之僧恶于本山僧十倍。区长、县长受贿，致阎锡山、赵戴文亦信以为真，其势甚危。

【白话文】因为广济茅篷都是整年修持的僧人，两方互相比较之下，（碧山寺子孙派恶比丘）自己觉得太难为情。而他们又不肯改良，以致成为诬陷诽谤，说广济茅篷的僧人，比本山的僧人要恶十倍。区长县长收受了贿赂，致使阎锡山、赵戴文也认为真有其事，形势很危急。

【正文】胡子笏在山，亦无法可设，遂与广慧和尚同来见光，将事实一一说明。光令茅篷大众念文殊菩萨 ，当有感应。

【白话文】胡子笏在山上，也没有想出办法，于是与广慧和尚一同来见我，将事实一一说明。我令广济茅篷的大众念文殊菩萨圣号，应当会有感应。

【正文】初，台林逸来报国寺皈依，彼系山西省政府驻京办事处主任，光以此事托他与赵次陇详细说之。次陇前与光通过信，未曾晤面。

【白话文】最初台林逸来报国寺皈依，他是山西省政府驻京办事处主任，我将这件事委托他对赵次陇详细说明。赵次陇以前与我通过信，但没见过面。

【正文】林与赵说，赵遂派僧俗十人上山料理，与碧山寺子孙一万元，前已与过几次，约二三万元，令彼迁出（移去二十余里），才成了一个清净道场。   

【白话文】台林逸对赵次陇说明了情况，赵次陇于是派了僧俗十人上山料理，给碧山寺的子孙派寺僧一万元，以前已经给过几次，约二三万元，令他们子孙派寺僧迁出寺院（迁移到二十多里外），这才成就了一个碧山寺的清净道场。

【正文】上海聂云台、王一亭、屈文六等诸居士，各代为料理缘簿，已曾叙中说明。佛学新闻报社在上海，岂有不知其事者？盖小人生忌妒而坏人之事，或想广慧送他些钱，其人亦可想而知。

【白话文】上海的聂云台、王一亭、屈文六等诸位居士，各代为料理化缘簿，已曾在序文中说明。《佛学新闻》报社在上海，哪有不知道这件事的？大概是小人生了忌妒心而来破坏他人的好事，或许又想让广慧和尚送他一些钱，这个人也可想而知。

【正文】光非但此次发起，乃发起前之摧邪辅正、为文殊菩萨留一清净道场之根本发起人也。人心之险，险于春冰，佛学新闻会说此话，完全没有人格了，可叹可叹！太平后去五台山朝文殊菩萨，住碧山寺，自知光言不谬。

【白话文】我不但是此次的发起人，而且是发起之前摧邪辅正、为文殊菩萨留一个清净道场的根本发起人。人心险恶，比春天的薄冰还要险恶，《佛学新闻报》说这样的话，完全没有了人格，实在可叹！时世太平后，你去五台山朝文殊菩萨，住到碧山寺，自然会知道我的话不错。

【正文】沪战虽烈，光了无所畏。不但贵地不肯去，即灵岩山亦不肯去。今住于飞机长来之地，日诵大悲咒，念佛念观音，尚不敢住而逃之远方，岂不令人见诮？若光只孤孑一人，去住均无关系，况尚有弘化社事。  
 
【白话文】松沪抗战虽然激烈，我却没有一点畏惧。不但你那里不肯去，即使是灵岩山也不肯去。如今住在敌人飞机长来之地，每天念诵大悲咒、念佛、念观世音菩萨，还不敢安住而要逃往远方，岂不令人嘲笑？如果我只是孤身一人，离开、住下都没有关系，何况还有弘化社的事要我料理。

【正文】光虽非寺之住持，然诸事皆以我为主，主人去，他人或亦各去，则其事便成废弛，于流通益世益人之经书事大有关系。若大劫临头，大家同归于尽，光与之同死，亦分所应尔也。

【白话文】我虽然不是寺庙的住持，然而一切事都以我为主理，主人若离开，其他人或许也会各自离去，那么社中的事务就会荒废懈怠了，对于流通有益世道、有益人心的经书事务大有关系。如果是大劫临头，大家同归于尽，我与大家同死，也是分内应当如此的事。
          
3、五台山碧山寺由广济茅篷接法成就永为十方常住碑记[3]

【正文】窃以具缚凡夫，以迷染为受生之本。法身大士，以悲智为应化之源。故我文殊师利菩萨，道证两足，德超十地，久成正觉，安住寂光。

【白话文】我认为，被五蕴捆绑的凡夫，以五欲迷惑染污为受生的根本；法身大士，以慈悲智慧为应化的根源。所以我们的文殊师利菩萨，修道证悟福慧两足，德超十地菩萨，久远劫前已经成就正等正觉，安住在常寂光净土。

【正文】由悲愿宏深，故不动真际，现身尘刹，于此世界，示作菩萨，以大智力，辅弼释迦。其应化之迹在清凉山，华严经中预为宣说，以故大法东来，随即开山。   

【白话文】由于悲愿广大深远，所以不动真如法身，现千百万化身，在此娑婆世界，示现作菩萨，以大智慧力，辅助本师释迦牟尼佛。菩萨应化的胜迹在清凉山（即五台山），《华严经》中也预先宣说过，所以佛法流传到东土之后，随即就开辟五台山为文殊师利菩萨应化的道场。
【正文】自兹厥后，代有高人，宏扬法化，利益群萌，由汉迄今，相续不绝。至明成化间，有孤月净澄禅师者，禅净各臻其极，道声因之大振。代王成炼，事以师礼，建寺于华严谷，以供奉焉。请敕赐额曰碧山普济禅寺，法道大兴，宗风丕振。

【白话文】从此以后，历代都有高僧大德，宏扬法化，利益众生，从汉朝到现在，相续不绝。到了明朝成化年间，有孤月净澄禅师，禅定与念佛的功夫都登峰造极，五台山的道风德声因此大振。代惠王朱成炼，以师礼相待，在华严谷建寺，来供奉大师。请明宪宗敕赐寺额为“碧山普济禅寺”，法道大兴，宗风大振。

【正文】清初，蕴证如壁禅师，住持此寺，久为王臣所尊敬，于康熙初，改寺额为护国焉。降及清季，哲人云亡，颇形凋敝。于光绪三十二年，乘参、恒修二师，来山朝台，见各台顶只有石室，绝无僧居，凡朝台者，渴不得饮，饥不得食，倦无歇处，遂发大心，于北台顶修一茅篷，名为广济，专为朝台者作一歇息饮食之所，随力结缘，以利一切中外缁素。

【白话文】清朝初年，蕴证如壁禅师，住持此寺，一直被君王大臣所尊敬，在康熙初年，改寺额为“护国寺”。到了清末，才智卓越的人都去世了，寺院的建筑非常破败。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乘参、恒修二位法师，来五台山朝台，见各个台顶只有石室，完全没有僧人居住，凡是朝台的人，渴了没水喝，饿了没饭吃，累了没有休息的地方，于是发下大心，在北台顶修建了一座茅篷，名为“广济”，专门为朝台的人作为一处歇息饮食的地方，随分随力地与大众结缘，来利益一切中外的僧人居士。   

【正文】民国纪元之后，碧山寺僧无可支持，田产典质殆尽。乘参、恒修、果定，入碧山寺籍，称为东房。乘参更名昌乘，恒修更名昌恒，果定更名隆果，所谓接法成就也。由是尽力募化，维持道场，建设茅篷，接待十方僧众，竭力供养。从是以来，春则打念佛七，夏则讲经，秋冬则坐香打静七，以尽己分，而祝国民。

【白话文】民国纪元之后，碧山寺（子孙派）的僧人没有施主的支持，于是把田产典当、抵押殆尽了。乘参、恒修、果定，入了碧山寺籍，称为东房。乘参更名为昌乘，恒修更名为昌恒，果定更名为隆果，这就是所谓的接法成就。因此，他们尽力募化，来维持道场，建设广济茅篷，接待十方僧众，竭力供养。从此以后，春季就打念佛七，夏季就讲经，秋冬二季就坐香打静七，来尽自己的职责本分，祝祷国家太平、人民安乐。

【正文】添修禅堂寮舍，拟恢复旧制，永续祖灯。七年，募资赎回东西两院屋地。九年，赎回光明寺村莜麦租四十石，以供僧众道粮。九、十两年，乘参、恒修二师相继圆寂。

【白话文】添加修建了禅堂寮舍，打算恢复寺院的旧制，永续祖师的慧灯。民国七年（1918年），募化资金赎回了东西两院的房屋土地。民国九年（1920年），赎回了光明寺村莜麦租四十石，来作为供养僧众的道粮。民国九、十两年，乘参、恒修二位法师相继圆寂。  
 
【正文】嗣法门人果定，遵遗命，勉力维持。蒙诸大护法、诸山长老赞襄之力，添修寮舍三十余间，印补藏经，栽种树木。修筑水渠，由光明寺村直灌碧山寺内。

【白话文】接法门人果定，遵从师父的遗命，努力维持。承蒙诸大护法、诸山长老赞助之力，添加修建寮舍三十多间，印补《大藏经》，栽种树木。修筑水渠，从光明寺村一直灌到碧山寺内。

【正文】修河道石坝，以防冲湮而坏禾稼。南北诸山、诸大居士，以碧山寺既为十方常住，理应大家赞成，呈文政府，出示立案，以期永久无替，公推马冀平，汪大燮为代表，谛闲法师并上海佛教维持会程雪楼等，函祈山西阎督办维持。

【白话文】修理河道石坝，来防止洪水冲淹而损坏庄稼。南北诸山长老、诸大居士，都认为碧山寺既然成为十方常住丛林，理应得到大家的赞成，呈文给政府，公示备案，以期永久不会改变，于是大家推选马冀平、汪大燮为代表，谛闲法师以及上海佛教维持会的程雪楼等人，写信请求山西督办阎锡山维持。

【正文】于是总参议长赵君戴文，委山西佛教会会长力宏和尚，同会员等，于十六年五月来山，邀本山僧正副会长、区长、商会会长，十大诸山僧俗名流。

【白话文】于是总参议长赵戴文，委托山西佛教会会长力宏和尚，同会员等人，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五月来五台山，邀请本山僧众的正副会长、区长、商会会长，十大诸山长老，僧俗名流。

【正文】公议碧山寺负债甚钜，后起无人，由东房广济茅篷代还债洋一万七千七百余圆，碧山所有殿房、田地永远成立十方常住，不许再收徒弟，以免丧祖德而辱佛门。   

【白话文】共同协商议定：碧山寺负债累累，后起无人，由东房的广济茅篷代还债务一万七千七百多圆，碧山寺所有的殿房、田地永远归属十方常住，不许再私收徒弟，以免丧失祖德而侮辱佛门。

【正文】于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当同大众，还清隆福所欠外债洋一万七千七百余圆，隆福前所押出红契[4]约据一并收回守存。

【白话文】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七月二十九日，应当会同大众当面，还清隆福所欠的外债银洋一万七千七百多圆，隆福以前所抵押出的红契约据一并收回保存。

【正文】山西省佛教会，代为呈请省政府、县政府备案出示，俾众周知碧山寺永为十方常住，从兹专心办道，修持净业。将见狮子窟中了无异兽，栴檀林里永绝伊兰[5]。

【白话文】山西省佛教会，代为呈请省政府、县政府备案公示，使得大众全都知道碧山寺永远成为十方常住丛林，从此专心办道，修持净业。我们将会见到狮子窟中没有其他的野兽，栴檀林里永绝恶臭的伊兰。

【正文】勉继孤月禅师之道，用慰文殊大士之心。则一切缁素赞襄成全之一番苦心，不为虚设矣！凡住此者，各宜勉旃！

【白话文】努力继承孤月禅师的法道，用来慰藉文殊大士的悲智之心。那么一切僧俗赞助成全的一番苦心，就不白费了！凡是住在此寺的僧人，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修行！   
          
三、碧山寺与太虚大师和胡子笏居士等僧俗的护教因缘

民国时期，碧山寺分为东房广济茅篷和西房子孙庙。

1、东房广济茅篷和西房子孙庙的突出矛盾

1928年西房隆福不断违反十条协议[6]，尤其是他藉碧山十方之名在蒙古私自化缘，收入却不归常住。1928又私将全寺赠与格西喇嘛，并“在北京大肆捣乱”，后经居士胡瑞霖（子笏）与山西省佛教会协商，呈请山西省政府制止，并立碑为证。

1931年东房住持果定圆寂，广慧和尚继任。隆福趁机串通五台山僧会，在寺院登记册中将自己填写为“住持”，将广慧填写为“寄居”。此举显然得到五台山僧会长寂富的支持，据说寂富誓言将十方派逐出，即便财产荡尽也在所不惜[7]。

西房隆福熟悉五台山的政治生态,且结识了不少黄教喇嘛。因此，他决定继续利用黄教的政治敏感性做文章[8]。根据东房住持广慧的说法，1933年12月10日隆福在没有通知常住的情况下，突然带领蒙古喇嘛十余人来到碧山寺，要求挂单。碧山寺知客同意了这一请求，但告诫喇嘛不能茹荤饮酒，岂料其中一位老喇嘛称：“我们非吃肉不可。”二十多天后，有蒙古四王子赴太原途中经过五台山，隆福往迎并随同面见阎锡山，趁机状告茅篷“逼迫蒙古施主出庙”，并且在五台山僧会的支持下，以全山公呈的名义，驱逐十方僧众。   

1934年8月，东房广慧呈文给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称隆福意图诬告，推翻十条协议，吞骗偿债之款。在徐的干预下，省政府裁定不追究广济茅篷[9]。西房有强大的本地力量支持，并不打算就此放弃利用喇嘛出庙事件。虽然省政府下了裁决，但五台县政府、五台县第六区、五台山僧会，这些地方行政部门并不打算执行。五台县王廷芝县长发布训令，以广济茅篷驱逐碧山寺蒙古施主为名，决定罚茅篷500大洋作为对常住的损害赔偿；以伪造碑文为名，罚大洋100元作为第六区办公经费，或作为灵台学校的奖品；光明庄的租子，东西房共收共用[10]。

广济茅篷的住持广慧和尚和胡瑞霖居士无计可施，不得不在1935年同赴苏州报国寺见印光法师寻求帮助，并详细叙述了碧山寺东西房纠纷的情况[11]。
          
2、社会舆论对东房广济茅篷的大力支持

1921年，广济茅篷在《海潮音》杂志上刊登启事，宣布成立佛学讲习所，并提倡读经。1925年4月初，太虚大师和胡瑞霖居士等参访五台山（住碧山寺），对佛教改革做调查研究。
   
1934年，社会改革家刘献之在《新中华》杂志发表文章《五台山的僧侣地主与农民》，嘲讽五台山子孙庙的种种“劣迹”，揭示了佛教界存在的问题。同年12月，武昌佛学院的大醒法师发表文章，提出五台山佛教改革措施，建议整顿僧寺制度，革除子孙派的种种陋习，取消僧会长，组织僧寺联合会，并联合汉、蒙、藏僧人，办理教育及文化事业。

在1935年2月，胡瑞霖居士之女胡继欧居士在写给《海潮音》主编法舫法师的通讯中，指出五台山青庙积弊已深，尤其是年老僧人目不识丁，不肯设立佛教学校教育子孙，且僧人普遍不重戒律，为所欲为。

这些在《海潮音》上发表改革见解的僧俗弟子，反映了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佛教改革派的普遍要求，显示了佛教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四、碧山寺东房和西房合并的调解过程

1、调解会议地点与人物

1935年9月6日, 碧山寺东房广济茅篷和西房子孙派纠纷调解会议在碧山寺大客厅举行。
当时出席者包括山西省总参议长、省佛教会会长赵戴文(力宏和尚代表)、山西省佛教会常务委员李晓峰、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田乃登代表)、太原绥靖公署高级参谋台林逸、五台山区长杜能宽、五台山僧会长寂富、五台山商会会长张占元、国民政府委员黄复生、中国佛教会监事胡瑞霖、四川重庆佛学社常务董事朱叔痴、四川云万佛学社副会长刘梓春、南京佛学会职员刘根尘、北平佛学社职员聂庆恭、碧山寺东房住持广慧、西房子孙派住持隆福，记录聂庆恭，公推力宏和尚主席。   
          
2、碧山寺合并调解结论

碧山寺东房广济茅篷和西房子孙派庙产合并，共形成六条决议。此与1927年十条决议的根本区别，是它明确了碧山寺为（丛林制）十方寺院，子孙派完全退出碧山寺。这个结果的达成，体现了佛教护法僧俗突出贡献。

根据《协议》的第二条，协商的结果是给碧山寺子孙派的迁徙费和生活费共一万元。其中力宏和尚和能海法师各出一千元，其余八千元大洋则由印光大师出面组织募化，上海的聂云台、王一亭、屈文六等居士，各代为料理缘簿。印光大师在信函《复边无居士书》里提及：“与碧山寺子孙一万元，前已与过几次，约二三万元。”故印光大师说：“光非但此次发起，乃发起前之摧邪辅正、为文殊菩萨留一清净道场之根本发起人也。”

山西省佛教会会长力宏和尚在此次纠纷之后，亦曾写诗赞颂广济茅篷的历任住持，称他们“道高”“拨乱”等等，而称呼反对茅篷的（子孙派）势力为“魔”“凶”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朝建教授认为：如果没有山西省政界和佛教界高层的压力，此事应不会如此顺利解决[12]。    
          
3、碧山寺的复兴

1935年碧山寺纠纷解决过程中, 能海法师、胡瑞霖居士出力颇多。就胡瑞霖而言，在形势不利于广济茅篷的情况下，他引领着住持广慧和尚去拜见印光大师寻求支持，成为扭转诉讼的关键。1936年4月4日文殊菩萨诞辰日，能海法师受碧山寺南北护法及本寺两序之请，接替广慧和尚为住持。《佛教公论》杂志称赞：教师才多、教法周密、注重行持、兼通定慧、书籍完备等。碧山寺经过广慧、能海法师的扩充，已成为“北方最著名之大道场”。
         
五、对碧山寺的历史转变之思考体会

1、从佛教皈依学处思考

如经论之中，“随作何事、有何所须，皆当供养、启白三宝，弃舍世间诸余方便者，谓随作为何种所作，随见何等紧要重事，应依三宝及兴随顺三宝供养，于一切种，不应依止不顺三宝邪道等仪，一切时中应当至心归凭三宝。”

时1935年，“胡子笏在山，亦无法可设，遂与广慧和尚同来见光，将事实一一说明。光令茅篷大众念‘文殊菩萨’圣号。”后立碑为记：“碧山所有殿房、田地永远成立十方常住，不许再（私）收徒弟，以免丧祖德而辱佛门。从兹专心办道，修持净业。”此皆是佛教皈依学处的实践。    
          
2、体会高僧大德护教之慈悲心

《摄波罗蜜多论》云：“盲闭慧目步蹎蹶，欲利世间有佛种，何人不起悲愍心，谁不精勤除其愚？”故诸大士本性，谓专一趣注行他利乐。在“碧山寺从子孙派转变为十方丛林制僧团”之中，可以深深体会高僧大德护持佛教的珍贵发心。

第一是“规劝他人之委屈婉转”，如印光大师自述：“光以人微言轻，必难见听，故作罢论。”又如印光大师所言：“于是遂忘固陋，勉书十纸，略陈葛裘饮食须适时宜，末法修持亦当如是。”在《碧山寺碑记》之中，印光大师说：“勉继孤月禅师之道，用慰文殊大士之心。则一切缁素赞襄成全之一番苦心，不为虚设矣！”这些也都深深体现了印光大师之苦口婆心啊。

第二是“身教胜于言教”，如印光大师等僧俗人士在调解碧山寺东西房纠纷的过程中，替碧山寺子孙派僧人还清债务银洋一万七千七百余圆，以及迁徙子孙派僧人的生活费，我们推算大约支出了银洋共五万圆之多，其中之艰辛可想而知。

印光大师自述：“光非但此次发起，乃发起前之摧邪辅正、为文殊菩萨留一清净道场之根本发起人也。”进一步大师说：“沪战虽烈，光了无所畏。不但贵地不肯去，即灵岩山亦不肯去。今住于飞机长来之地，日诵大悲咒、念佛、念观音，尚不敢住而逃之远方，岂不令人见诮？”读之泪下，如《弟子书》云：“大士无私性亦然，一味利乐诸世间。”印光大师的无我利他之情，润入心田！    
       
3、戒是生死舟航，出家宗要

持守戒律，佛教才能够昌明。如《菩萨璎珞本业经》指出：“一切众生，初入三宝海，以信为本；住在佛家，以戒为本。”《佛遗教经》也说：“戒为一切诸善功德住处。”又《南山律在家备览》强调：“依此净戒得越苦海，故如舟航。凡入道门无不禀戒，故是宗要。”我们体会碧山寺“从子孙派转变为十方丛林制僧团”的过程，其实质就是以印光大师和胡子笏居士为代表的僧俗人士对于佛教戒律精神的坚持。

【结语】以史为鉴，守护佛教中国化行稳致远。碧山寺的复兴是民国佛教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为佛教的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碧山寺的复兴历程，更体现了佛教界人士对佛教教育和佛教文化传承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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